
关注“新民银
发社区”，就是
关心自己，关
心父母，关心
父母的父母

! ! ! !上海人尊称“柏阿姨”的大凡
是当“老娘舅”的柏万青。她是民
间调解高手，拥有众多的“粉丝”。
我有幸和她两次见面，不是在调
解会，而是在学习、读书会的活动
现场。

!""#年静安区文明委举办全
市“白领迎世博”征文大赛，启事说
明评出“十佳”的征文将刊上新民
晚报的“十日谈”栏目。征文揭晓，
我的《年轻人令我刮目相看》一文
进入了“十佳”行列。那天我相携妻
子喜冲冲地出席了在静安广场的
颁奖大会。柏阿姨在会上作的发
言，我记忆犹新她诙谐地说：“学习
很重要，不学习，做什么都不行，就
是摆摊卖葱姜也不赚钱，因为老是
要跟人斤斤计较，哪有生意好做？”
颁奖后，我和她握手刚开口没讲几
句话就被许多阿姨妈妈围上又是
插话又是合影地打乱了。

就此我的文章开始登上了梦
寐以求的《新民晚报》夜光杯版面，
掀开了生活的新一页，几年来我笔
耕不辍先后在《新民晚报》各个版
面发表了五十篇文章。

我妻子是“柏迷”，每期老娘舅
节目必看，“民生万事、一呼百应”
的呼声足使她情绪亢进。她遗憾上
次近距离和柏阿姨接触，却没能有
个合影，我笑着记在心里。这次《新
民晚报》庆贺“夜光杯”七十周年，
在上海音乐厅举办读书会。会上将
有不少名人嘉宾，其中就有柏阿

姨。幸运的是，我报名获邀参加了
这次盛典，进入会场，我特意找了
个与柏阿姨的席卡相近的座位，期
待着第二次握手。

会议的间隙，我和风尘仆仆赶
来的柏阿姨热情握手，作了自我介
绍，顺便回忆起 !""#年的那次会
晤。难怪柏阿姨贵人多忘事，她只
是笑眯眯说：“是吗？”我赶紧找人
补上了上次的遗憾———留影。

这次柏阿姨在会上的发言，我
听懂她与“夜光杯”的钟情，她说：
尽管现代网络盛行，微信、电脑让
大家非常方便获得信息，但她一直
深爱《新民晚报》，因为晚报承载了
家里几代人的深情。现在柏阿姨在
晚报上有专栏，已发表 $%"多篇文
章，她也是多次投稿不中，终于被
一个编辑欣然地揭开盖子喷薄而
出的。巧的是我也是被同一个编辑
的电话激发而集聚起能量趁着征
文顶起了盖子。不管如何，却是应
验了“忠言逆耳良药苦口”的老话，
我至今还是很感激这位编辑的。柏
阿姨有雄心壮志，她要将专栏文章
出书了。

我也有愿望：等我在晚报上刊
载 &%%篇文章后也出本专集。不过
中稿的概率不同，这几年我虽然只
是刊登了区区五十篇小文，但足以
见证了我的坚韧、我对晚报的热衷
以及体现一个现代老人对梦想的追
求。我有自豪感，我将继续努力：孜
孜不倦读晚报，不辱使命去写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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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晴风景/

! ! ! !近年来，我们上海市图门中学从
'%届到 '(届的一些校友经常碰头。
相聚中大家会很自然地讲起中学里
的一些老师。但余吕敏讲述的一段
话，使我难以忘怀，非常感动。余吕敏
说，$#')年她能有勇气参加高考，进
而通过高考而改变人生，全得益于潘
颂德老师的鼓励……

听了余吕敏这段出自她内心的
充满感情的叙事后，我回到家里，相
当一段时间，晚上睡在床上，脑海里
对潘老师的一些记忆片段，就会经常
的浮现出来……

我认识潘颂德老师，是在上世纪
七十年代初期，大概是 $#'$ 年到
$#'!年期间。

我是 '(届学生，和余吕敏同届
且与她同校。我们是在 $#'$年春节
后，进入到当时的上海市图们中学读
书。我的班主任王祚兴老师教我们语
文，他和同样教语文的潘老师是同
事，平时两人关系比较要好。我是从
我们王老师口中渐渐知道了一些有
关潘老师的事情。

我开始对潘老师比较注意起来。
我眼中的潘老师，中等的个子，头发
不仅乌黑发亮，而且常常一丝不苟的
梳理成一个大背头，较大的鼻梁上架
着一副黑边框的近视眼镜，镜片后面
的眼睛不大但目光坚毅、深邃；他双
唇较厚，只要一开口就会发出缓慢而
且带有浓重鼻音的浦东本地口音的
普通话；身上常穿的是一件的确凉白

衬衫和一条蓝卡其裤子；走路时常喜
欢把双手放在背后，步履不紧不慢，
一副稳重沉着的样子。

因为潘老师不教我们年级的语
文课，所以，我在图们中学四年，对潘
老师的认识也就停留在上述印象中。

$#'*年 &"月，“四人帮”被粉碎
后，在后面的几年里，为了能上大学
深造，我也有过一段非常认真艰苦的
学习数理化及语文政治课程的经历。
&#)(年大学毕业后，我对教育方面
的事情一直比较关注。在一些报纸杂
志上，我只要看到许多老师对学生的
指导、提携、教诲，使他们能考上大学
或经过他们的指导进而改变人生事
列，就会非常感动。我对这些老师的
师德和无私助人精神会从内心深处
引发出由衷的敬佩之情。

使我没有想到的是，通过余吕敏
的叙述，就在我们中学，就在我们熟
悉的老师中间，也有这么一位好老
师，如此的识才、惜才、爱才。对不是
自己教过的学生，对不是自己班级的
学生，对不是自己年级的学生，只是
知道她比较好学，是一个学生干部，
就会对她如此关心，如此执著地叫她
考大学，如此“自作主张”的带着她，
一个一个地为她针对性的寻找了有
关课程的辅导老师，如此用坚定的口
吻激励她说：“我们图们中学，像你这
样的学生考不上大学，还有谁能考上
大学？”

我真为余吕敏庆幸，甚至有些妒

忌，怎么是她这么有福分遇到了这么
好的潘老师？但我更为余吕敏自豪，
她没有辜负潘老师的期望，她用自己
数十年的奋斗，使自己不但从一个农
场战士变成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而
且像潘老师一样，成为了一名教育工
作者，还被评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
她像春蚕一样不停的吐丝，造福着学
生们的愿景。从她的敬业中我看到了
潘老师的影子。

我还在想，这么好的潘老师，他
一定会有一番很好的事业，会有一些
较大的作为。

若从 &#'+年 ,月我离开图们中
学走上工作岗位时算起，我与潘老师
分别已经有 ("年了。近日，我打开了
百度，打进潘颂德三个字，在各界名
人———名人网中显出如下文字：

研究员、教授。!""&年 ,月退
休。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室主任、文学研究所党总支专职副书
记、硕士研究生导师。现担任职务：中
国作家协会暨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中
国鲁迅研究会荣誉理事、上海鲁迅研
究专家委员会成员、上海南社学研究
中心研究员等。著有《中国现代新诗
理论批评史》、《中国现代诗论 ("

家》、《中国现代乡土诗史略》、《鲁迅
散论》、《现代文学述林》、《现代沉思
录》、《王礼锡研究资料》等。

潘老师果然有一番很好的事业，
果然也有较大的作为。

黄雨金 !!"岁"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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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柏阿姨的两次见面
文 - 侯宝良

文 - 张国淼难忘潘老师

养犬拾趣
文 - 陈光新

老马识#车$

惬意时光

在现场

忆往昔

! ! ! !每个清晨，站在阳台上，看到小区里的年
轻人开着各色坐骑出小区，汇入上班的洪流，
奔向忙碌的新一天，留我们老人独自在家。有
点羡慕，更有点惆怅。

保姆小 .见我有些落寞，建议道：今后我
教你认认小区停放的汽车好吗？呵呵，我深谙
她良苦的用心，她知道我这个老人是走不进年
轻人的世界了，那么看看年轻人是骑着怎样的
坐骑驶向外部世界的也好啊。

从此有驾照且内行的小 . 充当了我的
老师，小区便是露天小车展馆。过去散步嫌这
些横七竖八乱停的汽车碍事，现今很乐意在
其中穿行并近距离接触它们呢。
识车主要看车的标牌。看，四个圆环横向

相连的是“奥迪”，三个子弹头竖着的是“别
克”，车头圆圈里飞翔着一只海鸥的是“马自
达”……就这样我慢慢还结识了“雪弗莱”、
“凯迪拉克”、“奔驰”、“丰田”和“大众”等车一
族。原先所有小轿车在我眼里大同小异，仅有
颜色和大小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渐渐地
发现它们和人一样也分三六九等，什么马配
什么鞍，同样什么人开什么车。这引起了我从
看车到看人的兴趣。每当看到一个年轻人走
向车群，我会不由自主地揣度他（她）是开“奔
驰”、“宝马”还是开“大众”的？是自己挣钱买
的还是伸手向老爸老妈讨要的？后来竟至在
电视新闻近镜头里一看到某某车，也会猜度
车主背后的人生和故事。这十分有趣。

老了，既不买车，更不开车，认识汽车有
意思吗？

在我，是有的。
识车，不仅记车的品牌名，连等级、排量、

马力，“老师”都让我记。这对日衰一日的老人
不是一件易事。正因为不易，它要求我付出比背
诵唐诗宋词更多的精力。我越来越享受识车的
过程，尽管前学后忘记。不是吗，它激活了我对
新生事物的好奇与兴趣，拉近了我与年轻人的
距离，重新激活眼看就衰败至极的记忆力。

人老了，不能总谈养生，不能总说病痛，
更不能总坐在麻将桌旁。学些新生事物，人的
精神面貌会焕然一新。新的面貌会带来愉悦，
愉悦必然带你“驶”上健康之路。

! ! ! !我家养了一只雪拉瑞犬，名叫豆豆，
确实很讨喜很好玩。那一天，一大家十几
口人围坐在一起吃饭。老伴又不失时机
地夸起了她的爱犬：“我家豆豆对我的感
情最深。那天晚上带它出去溜，我不小心
被绊了一跤，已经走在前面老远的豆豆
听到了，立马转身飞一样跑到我身边
……”桌上几个倾听者急不可待地一条
声询问：“它还把你扶起来啦？”

一天，老伴坐在阳台上晒太阳，小豆
豆也人模狗样地端坐在她身旁。我看着
有趣，就取来相机为她们拍照。老伴一看
我要为她们照相，立刻抱起豆豆，挺直身
体，摆好造型。豆豆这狗东西竟也学着老
伴的样，把身子挺得笔直。我不失时机拍
下了她和它的这幅合影，顺便就把它设
置到了电脑桌面上。有个朋友来玩，一眼
看到电脑上的这幅照片，不由自主地发
出惊叹：“瞧，这两个‘人’照得正儿八经
的！”
周末，全家一起去爬山。顺便把豆豆

也带上了，好让这家伙也去减减肥。豆豆
一下子奔到前头，一下子又窜到后面，和
我们一样累得气喘吁吁。按照分工，我负
责给豆豆饮水，就不时地把水倒在塑料
碗里，给它饮。等它喝完，我就拿起塑料
碗，继续攀登。一伙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
从身后赶了上来，经过我身边时，一位女
生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投入我手上
的塑料碗里。其他的年轻人见状，也纷纷
效仿，直把硬币朝碗里投来。原来，我被
他们当成了一个登山乞讨者。

文 - 桑胜月


